
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刘树杞教授 
 

王治浩 

刘树杞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一位

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学问渊博、才华横

溢，曾为我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

作用，在理工结合、教学与科研并重和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做出过重

要贡献。令人感叹不止的是，由于他工作繁重、用脑过度、积劳成

疾，不幸患心脏衰弱之症，经多方治疗无效，正在他年富力强的黄金

时代,顽症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刘树杞字楚青，湖北蒲圻县人，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 3 月 18

曰出生。辛亥革命时，正在武昌求学的刘树杞就参加了革命活动，积

极拥护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他在学校读书时,不仅

思想进步,而且学习成绩优异。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的第二年

（1913)， 他便由湖北省官费派赴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和密西

根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于 1917 年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

造，于 1918 年得硕士学位，翌年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21 年 1 月

回国，先后在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授、系

主任以及理学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内,他在

科学、教育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一） 

   刘树杞在科学上的贡献，主要是电化学和制革学两个方面。早在第

一次留美学习期间，他就开始做研究工作，并历任培根化学实验室、

法国驻美化验室及美国窦法化验室等处的化验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

化学讲师。1919 年 6 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

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
⑴
。此方法在生产

中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当时美国新泽西州有个化工厂，铬盐废液

含约百分之十的氧化铬，每月计达二十万磅被白白流失，并污染了环



境。而这种连续电解再生铬酸的方法获得完满成功后，不但可以回收有

用物质，而且减少了环境污染，这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此项发明，曾申请了美国专利
⑵
，而且直到四十年代，这

一博士论文的结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
(3)
。 

刘树杞热爱科学事业，毫不“以长为贵”。1929 年春，他出于对

国民党政府腐朽黑暗政治的不满，毅然辞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职

务，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甲种研究员资格，再度赴美,专门研究制

革学和电化工程，并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
(4)
。此法的研究成功，解决了当时工业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二十

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很难解决；但经过刘树杞精心研究、埋头苦

干，在一年之内便获得成功，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发明，欧美

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并在美国商部注册。由于铍铝合金具有

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它的制造方法解决后，在

航空工业、机器制造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工作异常勤奋，在纽约时，同时进行电化学和制革学两方面研

究，每天来往于哥伦比亚大学与柏拉提学院。两校相距须乘地下电车

一个多小时，他早上七点至柏拉提学院研究制革，晚上回哥伦比亚大

学研究制铍铝合金，天天这样早出晚归、连续研究，工作十分辛劳，

但他总是兴致勃勃、怡然自乐。 

在制革方面，除在美国的工作外，回国后又与他的学生们作了较

深入的研究，在矿物制革
(５)

、植物制革
(6)
、铬革上油

(7)
、制革上灰

(8)
、

羊皮脱脂
(9)
等方面，均有精确之测定和创新之成果。在镀铂

(１０)
和电解

制钨及制铝
(11)

方面，也进行了 一系列重要研究，并取得了有重大意义

的成果。 

刘树杞做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立足于国情。他的指导思想

是：结合本国资源、解决国计民生、繁荣国民经济。他考虑研究题

目，十分注意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密切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根据中

国地大物博、各种金属藏量丰富、用途很广的特点，选择了制造铍铝

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使祖国的

丰富矿藏，用于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 
又如,他看到当时中国廉价出口大量生皮，而到外国后经过加工改

造，又以高价的熟货进口，感到很不安。他认为这是中国化学家没有 



尽到责任和中国化工厂不发达的缘故。于

是，他选定进行皮革方面的研究，并积极

倡导在中国创建化学工厂
(12)

。他立志改变

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努力为建设文

明昌盛的祖国贡献力量。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刘树

杞从事科学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

实验工作, 特别强调实验室的建设。在厦

门大学时，他创办制革实验所；在中央大

学时,他亲自筹划和指导安装熔盐电化学

实验室的设备；到北京大学后，他又主持

建设了制革和电化实验及科研室。 这些实验室和科研室，都是我国最

早的进行专题实验兼科学研究的场所之一。后来有不少单位和大学科

研人员到北大理学院参观，了解并绘制他亲自设计的科研实验装备。 
刘树杞发表的 13篇学术论文中，有 5篇为研究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

取铝，8 篇为植物丹宁及铬浴鞣革等方面,无一不从实验得来，无一不

与民族前途有关。就“电解取钨”而言，我国的钨矿资源和储藏量居

世界第一位，其质量也属前列。自 1915 年我国第一次输出钨矿销售国

外以来，每年生产钨矿量占世界各国产量的首位。刘树杞结合国情进

行科研,是我国研究熔盐电解制备金属钨的先驱。他根据 Hartmann
(13)

的研究结果，指导其学生进一步系统地探求各种电解参数如温度、电

流密度、电解质的组成对电流效率、电能消耗以及产品纯度等的相互

关系，获得了熔盐电解制钨的最佳条件，为扩大试验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这一研究成果于 1934 年在“美国电化学会会志”上发表
(14)

后，

先后被 英、中、苏、美诸国科学家所写的专著中引用
(15)

。 

(二） 

在教育方面，刘树杞对我国早期几所著名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做出了贡献。 

1921 年，刘树杞博士从美国学成回国后, 时值陈嘉庚先生刚创办

厦门大学不久，他应聘到该校任教务主任，1924 年晋升为正教授
注一

并

担任理科主任。他博学多能，工作魄力大，组织能力强，几年之内，



厦门大学建成了化学楼、博物馆、制革试验所等设施，并延揽全国知

名科学家、学者去厦大任教。他重视培养人才,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

倦
注二

。凡是化学化工的主要课程， 都亲自讲授,他讲课从不用讲稿，

但总是讲解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生听之神往、引人入胜。他

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注意世界科学发展的概况
(16)

，因此能在培养

人才方面运用自如。除讲课外，还积极提倡科学研究。他亲自为制革

试验所拟定了详细的实验计划，明确指出制革所之目的有三：第一,按

次教授，使学生得到实验室之训练;第二，注重研究，以求科学上之贡

献；第三，精密制造，以谋工业建设上之发展
(1７)

。 

1928 年，刘树杞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在发展湖北的教育事业

方面，建树很多,颇受人民称颂。在此期间，正值武昌高师、武昌师

范、 武昌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合并扩建为武汉大学，定为国立大学，

并在城外珞珈山新建校址，由刘树杞、李四光等八人组成筹建委员

会，刘树杞为筹委会主任及代理校长，李四光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

长。他们以“阐扬优美文化,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建校宗

旨。刘树杞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学校要培养出“领导民众的健

全而高尚人格的建设人才”。为了给学校创造美好的环境、吸引教授

来武大任教，他提出“学校要追求更伟大的建筑，更新鲜的外表”。

现在座落在武昌珞珈山上环境优美、建筑雄伟的武汉大学校址，就是

刘树祀杞和李四光亲自选定、规划和布局的，他们为创建武汉大学做

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1 年夏，刘树杞就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和理学院院长，他聘请

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专家到北大理学院各系任教，他与数学系主任

冯祖荀(江泽涵继任）、物理系主任王守竞(饶毓泰继任）、化学系主任

曾昭抢、地质系主任李四光、生物系主任许元龙（张景铆继任）和心理

系主任樊继昌等著名教授一起，积极参加了对理学院的整顿。那时理

学院共有六个系,除地质、心理两系主任是原有人员外，其余四个系的

主任都是新聘请的。 
当时教育经费长期短缺，北大经济情况很困难，图书、仪器陈

旧，甚至教职员工的生活都成问题。通过刘树杞等人的努力争取，获

得了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笔资助金，购买了不少新的图书和仪器

设备，保证了每月的薪金，安定了教师的队伍。 



当时一些有钱的学生抱着混文

凭找官做的想法，对读书不感兴

趣，学校的考试制度也不严格。刘

树杞到校后,要求教师检查学生作

业，强调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并

希望学生们刻苦学习，勉励大家为

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和建设富强的国

家而肩负重担。1933年，他为北京

大学毕业同学录写了“任重道远"

的题词。 

他既注重教学工作，又提倡搞科学研究，尽力为敎师创造条件，

使他们有充分时间研究学问。他精力充沛,热情高昂，每天除主持理学

院的行政工作外，还在化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自刘树杞担任理学院院长以后，在他的改革和影响下,北大理学院

的阵容为之一新,这一时期理学院的学风纯正、研究空气浓厚,当时称

为北大理学院的“复兴时期”。 

十分可惜的是，刘树杞到北京大学主持理学院工作只有四年，他正

在奋力献身科学教育事业、充分发挥他的学术造诣和组织才干的时候，

不料重病缠身，与 1935 年 9 月 12 日，在协和医院不幸逝世，终年只

有 45岁。他在逝世之前，还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工作，惦记着祖国教育

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在病中还坚持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 

(三） 

刘树杞与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都是湖北人，在长期共事中结成了莫逆

之交。他们治学严谨、作风正派、成绩卓著，是科学技术界的典范， 

曾深受人们赞佩。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彼此鼓励，努力

向各自科学领域中的高峰攀登。正如解放以后，李四光同志回忆起他

时说：“当我合上眼睛，往事就历历在目，楚青教授的确是一位才华

出众、学识渊博、勤奋而谦逊的科学家。他总是想用他的知识和辛勤

劳动，来改变旧中国科学和教育的落后面貌，真可称得上‘鞠躬尽

粹，死而后已’。在我们共事的日子里，他曾给予我不少鼓励和支持,



他是我毕生难忘的知己。他的早逝，是我国科学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他要是现在还活着，将更能发挥他那卓越的才能”。 
刘树杞为人热情质朴、和蔼可亲，他气宇豪爽、平易近人，深受

师生员工的尊敬和爱戴。在他逝世后不久，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

汉大学和中央大学,为了发扬他的治学精神，表彰他的卓越贡献，四个

大学联合在北平香山万安公基为他举行了公葬。他的学生刘云浦教授

收集并整理了他的遗著，编成《刘楚青博士专门论著汇刊》，由北京大

学出版组印行。 
 刘树杞是中国科学社社员、中国化学会会员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理事。他逝世后，当时北京、上海的大报纸和《枓学》、《化学》、《化

学工程》等学术刊物均刊登了有关他逝世的消息或悼念文章。在中国化

学会的志哀词中写道：“本会会员、现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兼理学院

院长刘楚青先生的逝世，中国化学会全体会员莫不同声哀悼。查刘先

生对于电化学、电冶金、制革、稀有元素、铝的问题等,均有不少之贡

献，当今化学名辈，多出其门下。他生平交友以诚，处事必忠,更足为

同仁之楷模。因之许多新事业, 都直接或间接由其策划促成”。 
刘树杞还对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创建，做出过重要贡献，曾历

任中国化学工程学会职业介绍委员会主席和杂志筹备经理等职。中国

化学工程学会为了纪念他的成就和功绩
注三

，曾于 1935年 10月６日,由

理事会通过决议，设立“楚青纪念奖金”
(18)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捐募

楚青纪念基金，拟每年将其利息收入奖励给从事化学研究和对国内化

工建设之贡献最有价值者各一人，以及优秀大学毕业论文奖金一至二

名。用此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及工业的发展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并以

之纪念这位中国杰出的学者在化学工程方面的不朽贡献。 

  此项纪念奖金的募捐启事，于 1936 年在《化学工程》笫三卷第四

期上登出后，本预计从 1937年开始这项很有意义的纪念活动，但遗憾

的是后来由于日军侵华，抗战军兴，未能如愿进行。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曾得到刘云浦、沈青囊、陈康白、江泽涵等先生以及刘

树杞教授的家属热情支持和帮助，并经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有关

同志审阅，提供宝贵意见，特致衷心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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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此处有误。刘树杞博士 1921 年年初来校时，即聘为教授职务，而非文中所说的“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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